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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草原分尸案 纪录片

2018年6月19日中午，全台湾各电视台紧急插播了一则最新消息，彼时华山草原分尸案里失踪将近20天的

分尸案制造的失乐园：谢升竑与他记录的台北草原自治之毁灭

“他的哭泣是因他看到自己过去是很冷血的，当时他们并不在乎一个生命的消失⋯⋯”

风物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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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姓女子确定遇害，追踪报导随之揭示了真凶的身分，即在华山大草原搭设“野居草堂”的射箭教练陈伯

谦。他在杀害学员高女之后，不仅将之分尸掩埋，还将她的乳房等部位制作成标本，残酷行径登上各大报

头条。

社会大众除了挞伐杀人凶手之外，也开始转而留意这个事件其它的面向。负责举办“120草原自治区计划”

（以下简称草原计划）的团体“野青众”成了众矢之的，正是在他们的召集之下，陈伯谦才获得机会在此架

设木屋，进而犯案。各界进而咎责，质疑野青众主办方得为命案负起绝对责任，时年23岁的主办人庄亦凡

成为焦点，野青众的一切艺术行动也被放大检视，有媒体夹叙夹议地写道野青众“假藉艺术之名行猥亵之

实”。


看到眼前事态演变至此，一直在拍摄野青众是次草原计划的纪录片导演谢升竑，不免陷入茫然。在华山分

尸案之前，他带著摄影机对准策展人庄亦凡与艺术家平底锅（舞者蔡青霖）、六雨等人，目的是为了要将

他们的艺术理念纪录下来，原本想做的更接近录像艺术。而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身为具有绝对控制权的

导演，却在哪一刻丧失了主导权。他发现这部作品不再是他想怎么拍、就能怎么拍⋯⋯

纪录片《草原上，我们开始跳舞》在7月刚过去的2022台北电影节首映，导演谢升竑耗费四年多的时间完

成了这部作品。但他很坦然地说，固然很开心被选映，但大合照也不敢面露开心的表情，毕竟这部作品的

命题之一，终究是关于一场杀人案。影展的放映多少也有点被一点阴影给笼罩，作品主要的被摄者庄亦凡

没有出席映后座谈，在第二场放映也遇到了语气略带愤慨的观众。

谢升竑没有想到拍摄的素材，最后成了家属调查的线索，甚至也成了警方办

案的证据。在陈伯谦犯案的当下，他正在附近拍摄众人欢唱，结果意外让这

些人都获得了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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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上，我们开始跳舞》剧照。图：网上图片

素材成为警方证据 


在纪录片之初，谢升竑采取破题策略，一开始先让观众知道发生了这场凶杀案，随后呈现野青众的艺术行

动，让主要人物庄亦凡、平底锅、六雨接连登场。固然导演本意不是要拍摄一部命案侦查的纪录片，但他

的确拍摄到了一些相关的素材，例如杀人案陈伯谦在命案发生前受访的片段，也取得了一个陈伯谦被逮捕

当下的手机录影片段。

不过谢升竑承认自己对陈伯谦所知并不多。当时平底锅与六雨都利用一些垃圾等现成材料在华山大草原盖

房子，真正花钱利用木材造屋的只有陈伯谦，这曾在当时引起了他的好奇。不过在访问完之后，谢升竑确

认这不是一个他理想当中的人物。

谢升竑不加掩饰地说：“我觉得这个人好无聊。他就跟‘外面的人’讲话是一样的，我会想要拍的是很纯粹的

艺术家、很有生命力的艺术家。但是他讲的内容是包装过的，比较像是外面我们看到的那种艺术教室老

师、比较有世故历练会讲出来的话，我其实不会继续想要追这个人。”

不过谢升竑没有想到拍摄他的素材以及现场拍摄到的画面，最后都成了家属调查的线索，甚至也成了警方

办案的证据。在陈伯谦犯案的当下，他正在附近拍摄众人欢唱，结果意外让这些人都获得了充分的不在场

证明。



《草原上，我们开始跳舞》剧照。图：网上图片

乐园之失序与毁灭：无可回避的 


“你越回避，人家疑问会越多，你回避掉这个东西，观众反而是会越往这些

东西问的。”

在目前的叙事策略上，观者所看到的会是一个理想的乐园一步一步被建构的过程，一直到它走向失序，直

到毁灭。如果回到谢升竑最原始的创作初衷，拍摄素材自然更聚焦在艺术家们建构自治区的过程，这也是

他一直以来的创作核心。不过直到命案发生之后，他发现自己不可能去回避谈它。谢升竑说：“你越回避，

人家疑问会越多，你回避掉这个东西，观众反而是会越往这些东西问的。”

谢升竑找来了曾以《红衣小女孩》（2015）、《狂徒》（2018）等类型片提名金马奖的剪辑师高鸣晟，

试著就剪接的方向提出了很多讨论，光是沟通就长达一、两个月。他坦言自己曾经想过一个以艺术家与创

作为主体的版本，但看过这个版本的人都反而认为这样做只会让他们显得很不讨喜，看起来像是策展方与

艺术家对华山大草原的乱象与悲剧视而不见。毕竟观众心中已经有了定见，大家都想看到针对命案的描

绘，如果过度凸显大家在草原上的美好，其实反过头来对主办方与家属双方都会构成伤害。

其实早在2018年时，谢升竑就曾经完成了一个短片版的作品名为《剧场》，主题也是华山自治区的建立与

消亡。在当时的他决定让平底锅等野青众的伙伴看过作品，众人看完皆表示不满，谢升竑说：“他们会觉得

为什么要放这个（分尸案），草原有很多好的东西为什么你不放？当然其实我有放，只是好的东西最后还

是被后来发生的这件事盖过去了。这是一个大家的痛，甚至会有人觉得我这个作品是在伤害他们。”



谢升竑没有采用任何导演旁白去引导观众。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透过画面来

暗示个人观点，例如最初一场游行场面的拍摄中，我们清楚看到了庄亦凡一

再试著去挑战“越线”，似乎已经暗示了后续活动的失控。

在获得文化部补助之后，谢升竑有了动力进一步完成作品，但途中却一再面临各方的质疑。仍有纪录片圈

前辈认为他可以试著避免在作品当中提到分尸案，但也另有一派前辈表明既然他是在场唯一的纪录者，他

没有理由去回避。也有人指出他不应该降低导演的位阶，必须更凸显自己的观点。谢升竑承认，最后完成

的作品引起很两极的反应。

在目前参展的作品版本之中，谢升竑没有采用任何导演旁白去引导观众的走向。但其实这并不代表他没有

透过一些画面来暗示他个人的观点，例如在最初一场游行场面的拍摄之中，我们清楚看到了庄亦凡一再试

著去挑战“越线”，似乎已经暗示了后续活动的失控。不过我们同时又可以清楚察觉年纪轻轻的庄亦凡确实

有著无与伦比的魅力，具有统御现场的领袖特质。

被问到有曾经预想到活动会走向失控吗？谢升竑坦言自己在华山自治区之中，酒醉闹事、哈草的情形都存

在，不过许多失控的事件都与原本野青众的成员本身无关。他们当时会置身事外般地去批判那些造成他们

困扰的“外人”，例如一名在音箱里面小便的老外最让大家深恶痛绝。只是从没有任何人会想到最后这个乌

托邦式的庆典最后会以残酷的杀人案作结，之前一些小纠纷相比之下不值一提，但却也或许可以视为一个

走向失控的征兆。



《草原上，我们开始跳舞》剧照。图：网上图片

聚集与占领之后，做了什么？ 


“很多人在进到草原之前都是要寻找一个归属，但是那个归属是草原之外的

社会所不认同的⋯⋯但是草原不见之后那个归属感消失了。到底当时让他们

经历了这个草原，是帮助还是害了他们？到现在都还是会有人还在那个状态

里，甚至直接影响到精神状态，甚至用药。”

在纪录片之中，一个讽刺性的场面是作为主办人的庄亦凡出面检讨，认为没有审视与管理大家的私人空间

的确有错，然而他最初创建草原计划的理念，便是采取完全的不干涉。

回想当时，谢升竑表示：“我们在剪接的阶段，就会发现好像没有一个号召的人。庄亦凡在这个场域里面没

有特别的诉求，他的做法比较像是他希望大家是来到这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他不会要求你要做什

么。”

“聚集起来就是一件大事了，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那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他是让他‘有机’的发展。‘有机

性’，讲白话一点就是不管，恣意生长，所以会发生案件可能是一个这样子的结果，当然就是一个很极端的

结果，可能你意想不到会生出这个东西，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不想要这样子。对他来讲，他想像的不是这

样，他最后可能想像是长出一个花园，但是最后长出了一个罪恶丛生的地方。有点像是一个实验，但是最

后往不好的方向走。”谢升竑说到做到。

其实庄亦凡当时之所以选定此地举办草原计划，一方面正是因为地主司法院计划之后在此建设司法园区，

野青众的诉求之一正是希望政府能够从长计议，让这个空间能有其它的可能性。事实上，谢升竑指出庄亦

凡原本是计划在六月活动到期之后继续“占领”华山大草原。

我问说，这样的理念实践是不是多少受到了太阳花学运的影响？谢升竑承认时间点与学运发生不久，在那

个时候只要有个包装、立个旗号，的确容易引起共鸣。但他也说：“但是大家聚集之后呢？好像聚集之后，

我看不太到真的有做了什么。”



我看不太到真的有做了什么。

“他的哭泣是来自于他看到自己在过去是很冷血的，当时他们是不在乎一个

生命的消失，而是在乎‘草原’这个情怀的消失。但是回头在看待这件事情

时，他们发现这是很不符合人之常情的。”

在《草原上，我们开始跳舞》之中，原本留著过肩长发的的艺术家平底锅在事过境迁后，改剪了清爽造

型，并且开始做起了正式工作，他说自己宛如像是做了一场梦。身在其中的谢升竑也承认自己当时多少也

身处这个梦之中，对于冲撞体制，他也曾经感到兴奋。后来梦醒了，他开始投身纪录片的剪辑，也开始重

新审视这场梦的本质。但他也说，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

“很多人在进到草原之前都是要寻找一个归属，但是那个归属是草原之外的社会所不认同的。讲难听点，就

是没有生存能力的年轻人，来了这个地方之后有了归属，发现我好像不用太努力、不用太挣扎，在那边可

以很舒服的过。”谢升竑接著说道：“但是草原不见之后那个归属感消失了，整个等于是突然消失了，我觉

得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心理的压力，甚至到现在都还有人还在那个状态。不一定是怀念草原，但是是怀念

那种状态，有的时候我在想说到底当时让他们经历了这个草原，是帮助他们还是害了他们？因为到现在都

还是会有人还在那个状态里面，甚至直接影响到精神状态，甚至用药。”

在纪录片之中，谢升竑捕捉到了一场会议讨论的过程，有人将主办方比喻为房东，而房东无法为房客负

责，也有人开始指控台北市长柯文哲想把事情闹大。与外界的想像或许不太一样，这些身在草原自治区的

人未必在当下真的为闹出命案而感到自责，他们痛苦与不满的来源，更多是在于草原的消失。

在纪录片的尾声，平底锅看著过去的自己，忍不住痛哭流涕的面貌。谢升竑释疑道：“他的哭泣是来自于他

看到自己在过去是很冷血的，当时他们是不在乎一个生命的消失，而是在乎‘草原’这个情怀的消失。但是回

头在看待这件事情时，他们发现这是很不符合人之常情的。他们在乎的是他们曾经拥有过的美好，梦被剥

夺掉了。现在回过头来，真正打击他们的的是凶杀案，得要跟这件事情做和解。”



导演谢升竑。摄：陈焯𪸩/端传媒

梦醒了，与没做过梦的区别 


“如果你没有做过这个梦那也很可惜，因为真的尝试过，你才会知道，就算

是回到体制，你知道怎么去面对，你不是没有思考，你曾经思考过，你走过

这一遭之后，那个养分是充足的，你也会比较对生活也比较把握。”

不过观赏《草原上，我们开始跳舞》的观众多半也会在最后产生了一个疑惑，两位主要的被摄者平底锅和

六雨都在作品尾声谈论了他们事后的想法与改变。唯独主办人庄亦凡几乎没有太多“真情流露”。

谢升竑不否认庄亦凡跟自己的摄影机始终很疏离，他解释道：“庄亦凡会意识镜头的存在，对比另外两个角

色（平底锅和六雨）就更明显了。我觉得其实后来华山分尸案之后我继续在拍摄他，我有点感受到我带给

他的压力。我一直在拍⋯⋯对他来讲是一个痛苦，是一个他的一个创伤。所以我可以理解他会回避，会不

想要面对我的镜头。”

其实一直到最后的定剪版，谢升竑才决定让庄亦凡成为纪录片的主要人物，但他也明白庄亦凡始终在武装

自己。但他强调自己并不想伤害他，只是更想要让大家看到他私下的真实样貌，而不是“他想要给大家看到

的样子”。

只是在作品入选台北电影节之后，谢升竑意识到庄亦凡对于他的创作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对此，谢升竑认

为庄亦凡也有他的委屈，他说即使之后自己遭到批评，也会概括承受。他苦笑道：“我依稀感受到为什么很

多导演之后都开始做一些‘比较安全’的东西。”



谢升竑说对自己而言，最在乎的还是受害者家属的看法，而对方也已经收到了作品连结，只是最后他们选

择不提出任何意见。谢升竑表示：“他们没有意见，已经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真的是很大的帮助，我非常

感激他们。”

至于身为导演的自己呢？ 
 我问道，那你从这场梦当中学到了什么？ 


“梦醒了不代表就是完全就是抹灭了。”谢升竑感叹道：“如果你没有做过这个梦那也很可惜，因为你真的尝

试过，你才会知道，就算是回到体制，你知道怎么去面对，你不是没有思考，你曾经思考过，你走过这一

遭之后，那个养分是充足的，你也会比较对生活也比较把握。对我现在在做创作，也比较踏实。”


